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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代来华西方人在中国建立了首批近代意义上的博物馆。传统观点认为这批博物馆带

有侵略、殖民性质，是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蚀、殖民扩张的一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批博物馆

对于启迪民智、传播科学技术知识、解放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来华西方人所创办的博物馆也

构成了近代中国的新型公共空间，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本文以烟台博物院、青州博古堂、济

南广智院、亚洲文会博物院、北疆博物院、徐家汇博物院等为例，从区位条件、空间规模和空间形

态三方面就博物馆的建筑进行简要分析，从时间预设、身份预设、行为预设三方面来初步探析博物

馆的管理，从展览、演讲和布道三方面对博物馆的活动做简要说明，从博物馆建筑、管理、活动等

公共空间核心要素探讨近代博物馆与中国公共空间的关系。

关键词：近代博物馆  来华西方人  公共空间

Abstract: Westerners who have come to China in modern times have established the first museums in 

modern China. In traditional perception, these museums are a form of invasion and colonialism, which act as 

part of the cultural erosion and colonial expansion against China. However, undeniably, these museums have 

enlightened the public, disseminat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nd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to some extent. At the same time, these museums also construct a new type of public 

space in modern China. This paper uses Yantai Museum, Qingzhou Museum, Jinan Guangzhiyuan, Asian 

Literature Museum, Musée Hoangho Paiho and Xujiahui Museum as examples. It briefly analyzes the 

museum architecture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distributive conditions, spatial scale, and spatial form. 

The management of museums is probed through the aspects of time preset, identity preset, and behavior 

preset. The activities held by museums are illustrated from exhibitions, lectures, and preach. These aspects are 

essential factors of museums to serve as public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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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来华西方人在中国建立了首批近代意义上

的博物馆。传统观点认为这些博物馆带有侵略、殖

民性质，是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蚀、殖民扩张的

一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博物馆在一定程度上

对启迪民智、传播科学技术知识、解放思想等方面

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批早期的博物馆构成了近代中

国的新型公共空间，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

一、“公共空间”： 

近代来华西方人所建博物馆

1. 近代来华西方人所建博物馆

近代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便是由来华传教士所创

建。1931年费畊雨、费鸿年在《博物馆学概论》中

表1  《博物馆与近代中国公共文化（1840-1949）》统计的近代外国传教士所建的博物馆[3]

名称 创建人 建馆时间 国别 地址

徐家汇博物院 韩德（韩伯禄） 1868 法 上海

香港博物院 ？ 1869 英 香港

上海博物院 ？ 1874 英 上海

北京北堂自然博物馆 谭卫道 ？ 法 北京

美国博物院 ？ ？ 美 香港

上海格致书院博物馆 ？ ？ 英 上海

京师同文馆博物馆 丁韪良 1876 美 北京

烟台博物院 郭显德 1876 美 烟台

青州博古堂 怀恩光 1890 英 青州

罗郭培真书院博物堂 ？ 1902 英 烟台

华北博物院 赫立德 1904 法 天津

济南广智院 怀恩光 1905 英 济南

德华学校教育博物馆 ？ 1907 德 青岛

台湾总督府民政部置产局附属纪念博物馆 ？ 1915 日 台北

满蒙博物馆 ？ 1916 日 旅顺

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 戴谦和 1919 美 成都

北疆博物院 桑志华 1923 法 天津

松江省科学博物馆 ？ 1923 俄 哈尔滨

成章博物馆 ？ 1933 英 济南

热河博物馆 ？ 1935 日 热河

提出：“至于有博物馆的模型的，则开始于1870年左

右的上海徐家汇博物馆。”[1]1943年曾昭燏、李济在

《博物馆》中首次提出：“我国博物馆之设，始于同

治七年（1868年）法人韩伯禄在上海所创之震旦博物

院，及同治十三年（1874年）亚洲文会所创之上海博

物院，然此皆为外人建立者。”[2]据徐玲在《博物馆

与近代中国公共文化（1840-1949）》中的统计，近

代外国传教士所建的博物馆有20家（表1）。

上述所列博物馆都是在当时的大中城市创办，

以英法美来华人士为主。鉴于目前所见资料的有限

性，本文主要以烟台博物院、青州博古堂、济南广

智院、亚洲文会博物院、北疆博物院和徐家汇博物

院等博物馆为主（表2），论述其公共空间的创建对

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064 MUSEUM博物院

表2   本文探讨的近代外国传教士所建的6家博物馆

名称 创办时间 创办地点 创办人及身份 国别 地位

徐家汇博物院[4] 1868 上海 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韩伯禄 法国

亚洲文会博物院
（上海博物院）

1874 上海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英国侨民 英国

烟台博物院 1876 烟台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郭显德 美国
山东省第一
座博物馆

青州博古堂 1887 潍坊青州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怀恩光 英国

济南广智院 1905 济南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怀恩光 英国

北疆博物院 1922 天津 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甫、动物学博士桑志华 法国

2. 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词语

之一[5]。作为一个来自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公共

空间一般指产权归属公众，向社会各阶层的人—— 

不论其性别、年龄、种族、社会地位、经济水平

等——开放的物理空间[6]。包亚明在《现代性与空

间的生产》一书中提到：“‘空间’一词最初只是

一个地理概念，后来西方大多数社会学者赋予它

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诠释。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形式

的存在，空间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

物。”[7]杨宇振认为：“公共空间一种指空间内部，

旨在协调空间内各亚空间之间关系，促成形成集体

共同认知与身份认知，另一种存在于所有的空间维

度，但通常更指向空间内部，它旨在认知空间运动

状态。第三种则是观念与社会过程的物质化，即公

共空间的物质化表现。”[8]

由上述“公共空间”的相关论述可知，凡是

涉及公众的场合都可以被称为公共空间。这类公共

空间有两层意思，其一公共空间要向公众开放，

其二公共空间要与公众的生活和利益息息相关。

公共空间向公众开放，可以吸引公众走进这一空

间，公众在使用这一空间的时候，无形之中会受

其影响，这种影响会在公众日后的生活中产生相

应的结果，对公众生活、利益等产生一定的辐射 

作用。

目前关于近代中国公共空间的研究多集中在对

教会、学校、公园、新闻出版机构等的研究上，论

著颇丰。如“最先引入公共空间概念解读中国近代

城市公园的是留学海外的中国学子。1993年，留学

美国的史明正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北京转型： 

20世纪早期的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题为‘公

共空间’的该书第四章，即以20世纪早期北京的公

园为研究对象，描述了公园兴建的经历及其对北京

市民生活，尤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9]。江文

君的《从咖啡馆看近代上海的公共空间与都市现代

性》，以咖啡馆为切入点论述近代中国的公共空间

与都市现代性[10]。但近代中国公共空间研究却极少

涉及博物馆。从19世纪开始，西方国家为加强殖民

统治，热衷于在殖民地建设博物馆。自中国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西方国家的传教士纷纷来到

中国，在考察中国自然资源的同时，创办了中国第

一批近代博物馆。本文试从公共空间的物质因素、

非物质因素和使用情况探析来华西方人所建博物馆

作为近代中国公共空间的大致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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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物馆的建筑 

——公共空间的物质因素

公共空间的物质因素可以从区位条件、空间规

模和空间形态三方面进行论述。

1. 区位条件

区位条件反映了公共空间的可达性，可达性越

强，其公共性就越强[11]。

由表3可知，来华西方人所建的博物馆均位于外

国人侨居的大中城市，且多为外国租界、人群聚集

处或交通便利地点。

2. 空间规模与空间形态

空间规模的大小决定了空间对人群的容纳力。

规模越大的公共空间能够容纳的人群也越大，也就

更有利于较大规模的公共行为的展开，也就有更多

的机会激励公共行为的发生[12]。空间形态在物质层

面给公众以空间的种种心理暗示，并影响到行为的

发生。这些暗示主要包括空间的出入口形式、空间

体的形状、空间界面的形态、空间界面的质地和色

彩等。空间出入越方便，越容易形成相对稳定的聚

集，越容易形成有秩序的行动并使人在该空间的

活动中心理状态越显外向，其公共性就越强[13]。凯

文·林奇（Kevin Lynch）提出：“一个场所的质量

是由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两个因素是场所

自身和使用这个场所的社会。”[14]

烟台博物院为砖石结构，二进是平房，三进

是二层楼房，共计平房27间，楼房10间，占地3 

亩，建筑面积约600平方米，在当时是中西合璧的建

筑形制。

青州博古堂的建筑形式别具一格，正门坐东面

西，东五间展厅，东西贯通，一色青砖小瓦，门窗

上额为拱形发券，西洋式坎山，正门顶部嵌一竖式

匾额，上刻“博古堂”三字。接待室完全按照中国

风格装饰，面积不大[15]。

济南广智院当时不仅展览内容丰富，其主体

建筑风格也甚是独特。从外形上看，它既像中国庙

宇，又像西方古城堡，建筑设计者当初融合了中西

方建筑文化的精华，突出了建筑的实用性。广智院

门楼是中国传统山字形卷棚小瓦顶，大门则是半圆

形拱门，拱券上雕有折枝花卉，拱券下面的半圆门

额有一扇形匾，上面用正楷写着“广智院”三个大

字。广智院顶部为中国古代庙宇建筑中常用的卷棚

式，但仅是半卷棚，以避免漏雨的现象。作为展览

室，广智院充分利用了自然通风和采光条件，建筑

设计既有高大空间，又有较长的连续展带，室内空

间开阔敞亮，通顺紧凑，设计完美[16]。济南广智院

的展览分为十部分，按照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壬癸”划分。

当时来华西方人所建博物馆的空间宽敞舒适，通

行方便，利于参观，建筑样式大多为中西合璧。这反

表3  近代外国传教士所建的6家博物馆地理位置

名称 地理位置

烟台博物院 烟台元龙街与同乐街（今市府街）之间

青州博古堂 青州偶园西侧（今偶园路270号）

济南广智院 济南南关教堂东面

亚洲文会博物院（上海博物院） 上海公共租界圆明园路（今虎丘路）5号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所的四楼和五楼

北疆博物院 天津英租界的马场道

徐家汇博物院 上海徐家汇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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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西方人想让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用心，试图通

过较大规模的公共空间，即参观空间和更加中式的建

筑样式来缓和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抵触。这些博物馆

建筑是近代中国城市中新颖的公共空间形态。

三、博物馆的管理 

——公共空间的非物质因素

公共空间的非物质因素是对公共空间的管理。

这种管理体现在公共空间的开放时间和开放方式

上，可将其归纳为时间预设、身份预设、行为预设

三个方面。

1. 时间预设

时间预设是指根据不同的公共空间的功能属

性、空间管理手段等因素人为地制定空间在哪一时

段对公众开放，以及开放时间的长短。一般来说，

公共空间开放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接纳更多的人

活动，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也越强[17]。

青州博古堂每周开放6天，周日休息。每日开

放时间为9:00-16:00/17:00[18]。济南广智院为了方便

在白天工作的人员参观，在每周二、四、六晚上开

放。烟台博物院开馆时间为上午9:00-12:00，下午

14:00-17:00[19]。徐家汇博物院每天午后开放[20]。北

疆博物院的开放时间为每周三、六、日下午[21]。亚

洲文会博物院的开放时间为8:00-19:00，节假日不 

休息[22]。

可以看出，在当时大多数博物馆的开馆时间较

长，且有了具体时间段的划分，可基本满足当时观

众的参观需求。

2. 身份预设

不同的公共空间对进入其中的公众身份有不同

的要求，这就是身份预设。许多场所明确规定对进

入者收取费用，买票就是取得相应身份的手段[23]。

此种身份预设是为了让博物馆辨别自己的目标观

众，以此来达到自身创办博物馆的目的。

在参观费用方面，有些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

如亚洲文会博物院[24]和徐家汇博物院[25]。有些博物

馆建馆初期免费，之后开始收费，如济南广智院建

成的最初几年免费开放，其后由于观众日渐增多，

便转而实行门票收费制度[26]。还有些博物馆一开始

便实行收费制度，如北疆博物院成人票价为0.3元，

儿童票价为0.2元[27]。

收费并非为了将贫穷者拒之门外，而是为了贴补

博物馆日常维护的费用，是博物馆收入的一部分，

同时也是博物馆限制观众人流的一种方式。

除了收费，有些博物馆对观众的具体身份还有

其他限定。徐家汇博物院“系法国教士专管。凡欲

入观者，须先投刺于法教士请其准许”[28]。烟台博

物院每季专向妇女开放一天，布道内容针对妇女，

如宣传放足等[29]。济南广智院规定每周一为妇女参

观日，并为学界设体育、读书室。据记载，1924

年，来院参观的妇女有近三万人，学生17635人。同

时，考虑到军队多驻扎在市郊，故于济南大槐树庄

的军营附近，设立了一所“广智军界院”，专向军

人传道，讲述军人的义务，展示各国兵器，介绍各

国军队状况等[30]。

通过这样的身份限定，博物馆得以将特定内容

传达给目标观众，使该观众群体受到相应的教育，

接收到相应信息，从而实现博物馆的办馆目的。不

得不提到的是，这样的方式也是博物馆实现传教目

的的间接手段。“在对华的跨文化传播当中，为了

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传播，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传

教士们在劝服中国人信教方面，形成了一种逻辑，

这种逻辑可以做如下概括：当前西方科技发达，中

国落后于西方，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西方信仰

上帝，而中国没有这一信仰。因此只有信西教，才

能救中国。”[31]从而使得这类博物馆成为当时人们

精神寄托的地方，是民众聚集的一种新型公共空

间。

3. 行为预设

行为预设是公共空间直接对行为产生的作用。

空间对行为的限制是指空间对将要发生的行为预先

过滤，允许特定类型的行为发生，对不符合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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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加以“排斥”[32]。

近代来华创建博物馆的西方人绝大多数都是传

教士，他们创办博物馆的最主要目的是希望借助博

物馆的外在形式，积极推动传教活动的进行。济南

广智院的创办人怀恩光就曾引用“科学是信仰的仆

婢”这句欧洲古时的名言来说明广智院的宗旨[33]。

因而，博物馆会规定来参观博物馆的人必须先听布

道，才能参观展览。

烟台博物院的办院宗旨是借传播科学知识的桥

梁传教布道，因而规定观众在参观前必须先听牧师

布道。郭显德先将观众分组，听完布道后方允许进

入展厅内参观。在烟台博物院，传道者每日所讲题

目常与博物院藏品结合，指图为明，看物为准，使

观众真正受益[34]。

由上述各类行为预设即先听布道，再去参观，

不难看出，来华西方人所建博物馆带有强烈的文化

侵略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特定预设对于传

播西方文化、开阔中国人的眼界起到了重要作用。

尤其是在一些知识、信息相对闭塞的地方，这些博

物馆为当地民众认识与了解世界、自然科学知识及

历史文化知识等有一定的积极影响，由此博物馆的

公共性也更加凸显。

四、博物馆的活动——公共空间的使用

公共空间的使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使用者

和管理者，二是使用者和管理者的行为。中国近代

博物馆的使用者主要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传教士、学

者和观众，他们对博物馆的使用包括举办或参观展

览、进行或聆听演讲和布道。

1. 展览内容

烟台博物院作为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其藏品及

陈列分为三部分：太平洋底所产珊瑚、藻、矿等，

各种动植物标本，近代科学仪器[35]。

青州博古堂为综合性博物馆，其展品包括历

史、地理图表、动植物标本、显微镜、地动仪、望

远镜等科学物品以及火车、电机等模型[36]。

济南广智院作为综合性博物馆，其陈列品包括

动物、植物、矿物、天文、地理、机工、卫生、生

理、农产、文教、艺术、历史、古物等13个门类。

采用展橱、镜框、挂图等方式陈列。展品万余件，

分两千组，常年开放[37]。

亚洲文会博物院为历史、自然类博物馆，其

陈列品主要有动植物标本、艺术品、商业物品、古

画、钱币及刺绣等。

北疆博物院为自然类博物馆，展出植物标本2万

种，动物标本3.5万种，岩石与矿石标本共7000种，

动物骸骨化石1.8万千克，各地地理、山川、河流、

土壤和动植物分布地图133幅，照片3000余张，以及

关于人类学、工商业和农业的调查报告[38]。

徐家汇博物院为历史、自然类博物馆，展出大

量生物标本，以动植物标本为主，也有不少铜器、

兵器、货币、玉器、陶器等古物[39]。

科学启蒙、科学传教也是当时来华传教士传播

宗教时经常采用的方式，“来华传教士傅兰雅曾公

开表示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只有共享科学领域

的成果，才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立场’。传播西方科

学知识进而传播宗教，实现‘科学辅教’……科学

辅教的主要基调便是自然科学的广泛传播与对中国

的启蒙”。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展览开阔了中国人

的眼界，使他们了解了许多自然和科技知识，同时

也对中国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认知。

2. 演讲

为与展览配合，加强宣传效果，扩大博物馆

的社会影响力，来华西方人所建的博物馆多会举办 

演讲。

济南广智院每礼拜日下午都举办演讲会，演

讲的内容多以科学、卫生、哲学、宗教、道德等为

主题，如“栽森林何益”“天下之进步”“改良社

会”“卫生之要道”“天道圣经之来源”等。演讲

人多为本地官绅，每次听讲者约有二百至八百人不

等[40]。

亚洲文会博物院定期举行学术演讲活动，各界

均予以关注。1936年，《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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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消息：“亚洲文会博物院名誉理事沙维氏，为灌

输一般人之博物常识起见，每周星期三下午四时举

办学术讲演。刻已演讲数次……闻此项演讲，全属

公开性质，故听讲人士异常活跃云。”[41]

北疆博物院的演讲甚至影响到了与之相邻的天

津工商大学，大学师生从中受益匪浅。

演讲扩展了展览的知识点，加深了观众对展

览的印象，扩充了观众的自然、科技、历史文化知

识，开阔了眼界，使观众对博物馆的感情逐渐增

加，扩大了博物馆在社会民众中的影响。

3. 布道

前文已提到，一些博物馆要求观众必须先听布

道，才能参观博物馆，也有的博物馆允许观众直接

参观，但会抓住时机进行布道。

青州博古堂内的接待室定期进行布道，随时

抓住机会向参观者讲道，传播福音[42]。博古堂落成

当年，有五千余人次前去参观并听牧师布道，次年

增至两万人次。在以后数年中，年观众达七至八万 

人次[43]。

济南广智院的讲道所置于展室后，像一个小

礼拜堂，内有长椅，墙上挂着各种宗教画，讲台上

有讲桌，放着大本金边《圣经》。整个展览大厅内

不设休息的地方，所以观众看累了，只能到讲道所

内的长椅休息，布道员一看休息的人多了，就将各

门关闭开始讲道。若有人不愿听讲道往外走时，看

守的布道员会尽力劝阻，若讲道所休息的人不多，

布道员则放留声机以吸引观众来听。每次约讲二十

分钟或半个小时，一般每隔两个小时就讲一次。讲

道内容也会因听众而别，若是听众中有比较多的青

年学生或知识分子，则从展览品讲起，说你看欧美

多么富强，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国家，都是信耶稣

的；若听众大部分是乡阔农民，则大讲天堂、地狱

来麻痹人民，说信道的得救，死后上天堂等；若是

听众中市民多时，则大讲英、美生活方式，他们生

活多么美好，多么富裕等，叫人产生崇拜英、美

的心理。如果有乐于研究基督教者，则请他到谈

道所谈谈；遇到官僚或有地位的人，则领他到院

长接待室会见院长；若是传道人谈了几次，乐意

记名入教的，则将他介绍给西邻英浸会礼拜堂的 

牧师[44]。

由此可见，在博物馆中进行布道是一种很普遍

的做法，覆盖范围广，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可囊括

其中，并已形成了对于不同阶层观众的具体可行的

布道方式，推动了教会思想的传播。

五、余论

近代来华西方人在中国建立的博物馆均位于外

国人侨居的大中城市中交通便利、人群聚集之处。

为消除中国人对于西方事物的陌生感，博物馆建筑

类型多为中西合璧式建筑，参观环境舒适优美。博

物馆的所有人或者管理者多为西方人士，尤以传教

士居多，而博物馆的功能主要是传教，变相地为西

方国家的侵华政策服务。但不可忽略的是这些博物

馆是近代中国城市中的新型公共空间形态，是西学

东渐的重要基地，也是西方博物馆文化在中国早期

传播的重要场所。

近代来华西方人在中国建立的博物馆通过时

间预设、身份预设以及空间预设等手段，在特定时

间、空间将特定内容传达给观众，让观众接收特定

的知识、获得教育、开阔眼界。这在一定程度上起

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促进了中国各方面的近

代化。许多传教士和学者来到中国工作，在中国生

活，甚至最后在中国辞世。他们所做的科学研究工

作和博物馆建设工作，对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的开

创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促使中国人自己开始建立

近代博物馆。“中国人没有在参观中迷失，他们返

回家乡，建立自己的博物馆，与上海、青州和济南

那些博物馆竞争。”从而扩大了中国新型公共空间

的范围，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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